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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想到丈夫和女儿的处境；想到女儿好好的身体，现在天天吃药，她那种压抑的心理怎么受得了；想起女儿那强装出来的高兴的表情；想到和丈夫离别时，丈夫那虚弱的身体和失望的表情。这一幕幕画面闪现在我脑海中时，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。


我怎么也忍不下去了，为什么还不敢说，不敢讲，真的是一点道义都没有了。我不光要说、要讲，我还要呼吁有正义感、有善心的人们，伸出你们的援手，救救我的丈夫和女儿吧！他们真的是善良、正直的人，如果他们真的出了什么不幸，真的是这世上的悲哀。”


——谢成新





我叫谢成新，家住四川省成都市营通街8号。我丈夫蒋宗林（成都原明远建筑研究所所长）和女儿蒋竺君现在已被新津洗脑班（对外谎称是“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”）非法关押半年多，并受到了非人虐待。我呼吁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，救救我的丈夫和女儿吧！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丈夫五年冤狱期满再被劫持，母女被骗入洗脑班 


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，蒋宗林五年冤狱刚满，抚琴派出所警察伙同金牛区“六一零”，从德阳监狱将他直接劫持到新津洗脑班（位于新津县花桥镇蔡湾村），至今无任何法律文书通知家属。 


六一零，即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、凌驾于法律之上、类似盖世太保的非法组织，因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成立，而得此恶名。非法拘禁蒋宗林的新津洗脑班，是连中共自己的法律都彻底颠覆的“迫害基地”。据透过重重封锁的部份情况了解，其已至少迫害致死七人。为达到其所谓的“转化”，新津洗脑班使用各种卑鄙伎俩，包括谎言、威胁、投毒、辱骂、电视噪音、暴力等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然而其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的“转化”的本身，就是邪教的“精神控制”的具体体现。 
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我和女儿一起，同亲朋好友多人，到新津洗脑班要人，洗脑班不让见。主任殷舜尧说让我们看望蒋宗林，竟将我和女儿骗进洗脑班后，直接把我们母女俩分别隔离关了起来。当时我和女儿被警察强行分开，我见到她被两个警察重重地推倒在地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三口全被非法关在了洗脑班，并在这隔离囚禁中度过了大年。 


女儿受非人虐待 


在我离开洗脑班前，见过女儿蒋竺君三次面。第一次我见到女儿时，看到女儿泪水长流。我注意到女儿的嘴唇发乌。当我询问女儿原因时，“包夹”人员称：“她好些天没有吃饭了，当然是乌的了。” 


我第二次见到女儿时，发现她的颈项直直的，不能活动。我想很可能是她遭受到了洗脑班恶人的残酷迫害。 


在我离开洗脑班的前几天，再次见到女儿，当时她告诉我，她遭到了同法轮功学员詹敏一样的折磨。 


据明慧网报道，詹敏遭到的精神和肉体迫害有：被绑“死人床”野蛮灌食；手、脚、腿都用绳子捆绑固定在木板床上，身体不能动弹，上面插胃管，下面插尿管，几天几夜强行灌食、输液。输的液体中含有不明药物，致使詹敏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出现神智不清的状态。


威胁诱骗——惯用的洗脑手段 


我被洗脑班关押期间，新津洗脑班工作人员王秀琴等人利用我想见女儿、担心女儿的心理一次一次让我写“悔过书”，起初说只要写了就让我见女儿，当我被迫写后，他们却一次次指责我写的不合他们的要求，不让我和女儿见面。 


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五日，王秀琴等人干脆把背叛法轮功的“四书”拿来让我抄写，并让我必须写明“不炼法轮功”。事后，洗脑班变本加厉让我去给自己女儿做所谓“转化”。 


在洗脑班期间，“六一零”谢乐杰（也叫杜主任）、王秀琴等人员还三番五次对我宣说：不准和炼法轮功的联系，不准写严正声明。 


二零一三年二月七日，洗脑班的人与我一起回到家里，把家里的现金全部带到洗脑班，赔付了四百九十八元包夹的衣服钱，说是在蒋竺君刚被骗到洗脑班时，她要冲出房间，包夹不让她出去，拉扯中把包夹的衣服拉烂了。 


二零一三年三月初，洗脑班配合“六一零”巫伟共六个人员非法讯问我，否则不放我回家。一个叫“代勇”（估计就是李勇）的做了笔记，一个拿手机录了音和像。非法讯问的目的是让我说出曾帮助过我的人，包括姓名、住址，如谁陪我去洗脑班要人、暂住过的地址等等。非法讯问完，才（转下页）（接上页）由抚琴街办张宇和社区一个人把我送回家。 


威胁 恐吓 


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，我打电话给新津洗脑班的殷舜尧，问：“什么时候放我丈夫和女儿回家？”殷舜尧说：“回家？你们这次把事情捅大了。你亲戚带些人到人大去闹事，还递上了我的黑材料，这材料不是还转到我这儿来了吗？现在这件事闹到黄新初那儿去了，黄新初都作了批示，闹事闹得越大，越要严惩。现在这件事不是我能做主的。本来都想把你那个亲戚抓起来的，她是不是也在炼法轮功？”说得怒气冲冲的。不知我那个亲戚现在情况如何，我们也了解不到情况。 


经过交涉，殷舜尧让我带些衣物到新津洗脑班看丈夫和女儿。 


五月七日，我来到新津洗脑班。包小牧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徐丹也在那儿。徐丹说：“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让你早点出去，没想到你会这样。你看这里面有哪个这么快就出去了的。我们现在需要你给我们写个书面声明。”徐丹让我写个书面的东西来证明，明慧网发表的三篇文章（即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的《建筑研究所所长五年冤狱后再被劫持　妻子控告》、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的《成都蒋竺君遭新津洗脑班酷刑折磨》、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《成都金牛区610伙同洗脑班持续迫害蒋宗林一家》），是盗用我的名义写的。 


我说：“什么书面声明，我写不来。”我还没说完，包小牧就威吓说：“现在你们家的事中央都知道了。现在是重惩法轮功的高峰阶段，你好好配合我们。我不希望你们家成为第一个典型。如果你今天不配合，你就别想回去，就不是留在我们这儿了，由公安带走，让他们找你谈，给你半个小时时间考虑。”说着，包小牧就给公安局打电话，让那边半个小时后来带人。 


我当时就想，他们是不讲道理的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我和女儿不就是因为来看人，就被他们扣押在这儿的吗？这明显是非法扣押，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，但我女儿至今没有放出来。我当时非常害怕，担心再一次被他们扣押在洗脑班，就违心地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声明，他们这才让我见到了我丈夫和女儿。现在我郑重声明：那几份资料虽然不是我写的，但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，并没有盗用我的名义。 


欲哭无泪：丈夫全身浮肿 女儿情况更让人揪心 


见到蒋宗林，我的心就更沉重，只见他两眼充血，全身浮肿，整个人显得老态龙钟，六十多岁的人，看上去就像九十岁的老翁。和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见他时相比，更显得苍老和虚弱。也难怪，丈夫和女儿都被关在洗脑班，却未让他们见一面，这又是怎样的心灵折磨？包小牧还无耻地说，现在蒋宗林的状态比他从德阳监狱来的时候还好（蒋宗林从德阳监狱被直接劫持到新津洗脑班）。蒋宗林说，“德阳监狱还宽松些，不像这样。” 


见到丈夫这样的状态，我心里是多么的难受，真是欲哭无泪。我本来想对包小牧说，把他折磨成这样，还不放他，如果有个什么差错，你们负不起责任的。但话到嘴边却发不出声音来，生怕哪一句话说错了，他们又要难为丈夫。 


我女儿的情况就更是让人揪心。包小牧对我说（没有当着女儿的面）：你女儿可能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从二零一三年元月十号到现在一直未来月经，弄到医院去检查，子宫出现的问题严重，子宫萎缩，今后不能生育了。当时她说了很多不好的症状，我都复述不出来。听到那些症状都是毛骨悚然的，作为一个母亲听到这些是难以承受的。作为一个纯真善良的孩子，她得的这些病不是一个纯正少女得的病，真的得了这些病，她怎么能承受得了？责任在谁呢？难道不应该追究吗？ 


包小牧把我女儿描绘成一个废人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女儿身体一直都很健康，为什么到了洗脑班几个月就弄成这样了？我真为我女儿的身体担忧，我的心在流血。 


包小牧还伪善地说，她让她妈给我女儿蒸发糕、包粽子吃，她妈包的粽子是很好吃的。她最后还质问我：“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难道还不人道吗？难道是你们明慧网报道的那样？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，是感谢她对女儿的关心，还是揭露他们把我女儿折磨成这样还不放人。女儿得这些严重的病，如果是真实的，他们应该负法律责任的。 


我想把女儿冬天的衣服带走，包小牧说她的衣服不能带回去，她是国安在管的。我不明白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把父女俩软禁在这里，能起什么作用呢？拿纳税人的钱迫害纳税人有什么意义呢？ 


呼吁：救救我丈夫和女儿吧 


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从人道上讲，丈夫那虚弱的身体，也不应该把他送到这远离亲情、远离关爱的地方去承受迫害；从法律角度讲，五年冤狱满了，也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还要去承受迫害。五年的冤狱对身体不好的丈夫来说，一分一秒都在生与死中煎熬，现在又被洗脑班关押半年多了。想起他那充血的双眼，满身浮肿的身体；想起女儿想让我多陪她坐会儿的渴望眼神，我心如刀割。 


这件事一直揪着我的心，又不敢向谁说，又不敢写。他们当时就威胁我说：如果把今天谈的话上了明慧网，马上到家里来抓你，说得到做得到。 


金牛区“六一零”杜主任问我：明慧网上的那些资料是哪些人上上去的，说不清楚就留在这里不能走了，并威胁说，下次再有这些事，我们就到家里来抓你……。 


半个多月过去了，想到丈夫和女儿的处境……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。 


请您伸出援手，尽您所能帮助我们受难的一家人！如果有条件、有能力的朋友，请您关注一下我丈夫和女儿的情况，如果没有条件去亲眼看一看的话，也请你们伸出援手，救救我丈夫和女儿吧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蒋宗林夫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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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2013年6月28日，在海外《大纪元》退党网站上声明“三退”的人数已超过一亿四千万。天灭中共，退党自救！








